
化肥，不要！

虫子越来越多的原因，就

是因为滥用农药，使害虫的天

敌也少了

我来到上海青浦金泽岑卜村安家3
年了，刚来时这里都是本地留守老人和
孩子，现在像我这样的外来居民有20多
户了，我们自称是新村民。我在上海市
区有家，但刚和这里一户村民签了10年
租房合同，打算在这里扎下根。

我本科学的是工业企业管理，毕业
后在企业工作了几年，日子挺安稳，但总
感觉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小时候我是
个野孩子，爱在田里玩，捉虫子、种蔬
菜。现在，小池塘填了，萤火虫没了，但
城里人没什么感觉。对他们来说，大自
然在电视里，鸟儿只认识麻雀。

我那时业余参加了一些环保志愿者
活动，爬山的时候拣垃圾、种树、观鸟，是
最常组织的三样活动。就这样，我结交
了一群爱好大自然的朋友，我们共同组
建了一个环保组织，叫上海野鸟会。

后来，我去武汉大学读生态学硕士，
毕业回到上海，就在一家民间环保机构
工作，主要做公众教育和科普调研。我
的专业背景对工作很有帮助，例如野生
鸟类调查，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宣传，但对
身边生态环境不断被破坏，我常常觉得
无能为力。民间力量大多比较弱小，很
难改变什么，比较容易做的就是以公众
教育为切入点，让大家认识自然，感知生
态环境正面临威胁。我们认为，有认识
才能参与保护。

后来有机会去台湾参观，台湾的许
多有机农场都兼做自然教育工作。因为
农业是人与大自然的纽带，孩子们在这
里可以感知大地生长万物的快乐。而不
打农药的农田生物多样性好，有多样的
鸟类、蛙、昆虫、土壤动物和农作物，适合
做自然教育的场所。我开始找本地有机
农场合作，那是2008年的事。然而看了
上海几家有机农场，发现都不合适，他们
基本上都是大面积大棚生产，生态环境
并不好，这使我萌生了自己做生态农业
同时兼做自然教育的念头。

2010年，我和两个朋友来到崇明一
个小农场尝试在盐碱地上搞有机农业，
那时崇明到市区的大桥还没开通，配送
成本高，还得不到政策支持，困难重重。
过了一年，我又转战到青浦，担起了帮人
开发130亩生态农场的责任。

那是一片几十年依赖农药化肥的水
稻田，翻上来的土壤像石头一样硬，里面
什么生物都没有。我先规划开挖周边池
塘水系，种植湿地植被，以恢复蛙类等有
益生物，再选种豆科绿肥等合适的农作
物，秸秆还田、施加有机肥等，逐步进行
土壤的生态恢复。

我们想看看土地的恢复情况，请来
华师大河口海岸研究所的师生帮助监测
土壤动物和昆虫种类。一开始，地里几
乎挖不到什么蚯蚓，大约半年后，土壤就
开始有些疏松了，水稻田里也出现了大
量的泥鳅、黄鳝和蜻蜓等昆虫幼虫，半年
就有这么大变化，让我们欣喜！

我请来一位68岁的老农民帮我种
地，因为当地已找不到愿意干农活的年
轻人。他一听我要种有机水稻和蔬菜，
不能用农药，马上直晃头说不行，要被虫
子吃光，什么也收不到。我问他50年前
不打农药你们有收成吗？他回答说：那
时虫子少啊！确实，老年人还有记忆。
可他们不明白虫子越来越多的原因，就
是因为滥用农药，使害虫的天敌也少了，
一停用农药，繁殖力强的害虫立刻卷土
重来，而小鸟、青蛙、蜘蛛、瓢虫等有益生
物则没那么快恢复。

我采用稻鸭共作技术，让小鸭子帮助
在田里捉虫、除草、施肥。从插秧开始，一
次农药都没打。到十月水稻抽穗时，我看
见吃害虫的蜘蛛密度很高，几乎在稻秧间
布下了天罗地网。我就心定了，有那么多
义务兵帮我捉虫，还怕什么呢？果然，11
月水稻获得了很好的收成，第一年产量就
达到施用农药化肥稻田产量的80%，大米
则可卖8到10元一斤。

我国是世界化肥第一大消费国，单
位面积化肥用量是发达国家安全施用上
限的2倍。只要一下雨，土地中的农药
化肥就流入河里污染水体，如果说工业

污染是一个个点，农业污染则是一个个
面。2010年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显示，
农业污染已成水环境的最大污染源。

看，萤火虫

同行竞争，也形成了相互

监督的关系。如果作假，在业

内是传得很快的，以后再别想

做有机农业了

3年前，我来到青浦岑卜村开始做
有机农业，没有资金做有机农业论证，那
也没有关系，可以诚信销售，只要消费者
认准了我这个人可靠，不但自己买，还会
介绍朋友来买。我们的种植过程全透
明，村里有好几户像我这样做有机农业
的，同行有竞争，也形成了相互监督的关
系。如果作假，在业内是传得很快的，以
后再别想做有机农业了。

岑卜村 3 年里来了 20 多户“新村
民”，都是租农民房住下来的。新村民中
有六七家种田，面积都不大，有几亩的也
有十几亩的，我们的收入来自两方面，生
态农产品和搞活动。孩子们可以在这里
学干农活，在这之前，食物在他们眼里是
没有生命的，不值得珍惜，现在，感觉完
全不一样了。妈妈们也有收获，学了些
农作物知识，到菜市场去买菜都感觉心
里有底了。

我们夏天有一项亲子活动叫夜游岑

卜村，当孩子们终于看到闪闪烁烁的萤
火虫时，兴奋得手舞足蹈。岑卜村的萤
火虫在上海已小有名气，还曾被媒体评
为上海的萤火虫最佳观赏地。然而据我
们观察，这里的萤火虫却在逐渐减少，从
2011年一次可看到上千只，到现在一次
只能看到几十只，这很令人担忧。分析
原因，河道湿地的人为毁坏，以及农药除
草剂的不合理施用应是主要原因。萤火
虫是生态的指示物种，只有在植被茂盛、
水质干净、空气清新的自然环境下才有
可能看到萤火虫。如果这里能看到上海
大部分地区已消失的萤火虫，是不是可
以成为这里的一张“生态名片”呢？

在村里住的时间长了，我经常念叨
的生态环保经村长和村民也逐渐听得进
去了。今年春天，当上海浦东干部学院
第五期城市与生态文明建设研讨班来我
们村参观时，村长让我去给他们做讲解，
那些其他地区的市长和主管部门领导听
了对我们的有机农业实践都很感兴趣。

我刚租了2亩地作试验田，秋天我
要重新规划一下，看怎么用最小的成本
恢复土壤和生物多样性。我还在给一些
有机农户作规划和种植咨询，给企业上
课，传播生态农业理念，也教一些家庭园
艺种植，怎么用厨余堆肥种花，让花生长
得更好。生态景观设计合理、土壤健康、
生物多样性丰富，只会出现少量虫害，不
需要依赖农药，如果植被单一化，害虫就
容易爆发。然而现在很多学景观规划的
都不懂生态。

尽管扎根农村搞生态农业，会遇到很
多困难，比如父母就很不支持，妈妈不愿
让人知道我一个城里姑娘读到研究生毕
业却下乡种田了，但我乐在其中。低成本
生活也可以生活得很开心，城市病是城市
环境造成的，大自然是最好的人类心灵治
疗师，我亲眼见证了新村民中一位老人痴
呆症状好了许多，也看到一个自闭症孩子
整天乐呵呵的比在城里开心许多。

我还在探索更多土壤恢复方法，像
推动有机废弃物还田、堆肥等。我担心
像现在这样没有年轻人愿意留在农村种
地，十年后一些地方的农田会荒芜。针
对传统农耕文化的流失，现在就应该进
行抢救性保存。

我们都知道优质的土壤应该是很疏
松的，我刚接手这块田时，土壤是板结
的，经过一年有机耕种，土壤越来越疏松
了。去年这里发了一次大水，田间路上
全是爬出来的蚯蚓，我很心疼这么多蚯
蚓被淹死了。但仅仅过了半个月，田里
又能看到很多新鲜的蚯蚓粪了。

我们这片地是由5个我这样搞有机
或绿色农业的小农户地连成片的。去年
夏天时，那些使用农药除草剂的菜田里
几乎听不到蛙鸣，而这里蛙声响成一片，
还有很多鸟儿在田间飞翔。这就是为什
么将鸟类、青蛙和萤火虫作为生态环境
指示物种的原因，有这些人类朋友相伴
的大自然才是真正美好的大自然。

这里蛙声一片
□ 康洪莉口述 沈则瑾整理

小池塘填了，萤火虫没了，城里人没什么感觉,对他们来说，大自然在电
视里，鸟儿就认识麻雀⋯⋯但我们这儿不一样，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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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手中的鞭子抽打着小小的陀螺，悠闲而健身。

马 列摄

70 来岁的老人也能身轻如燕！踢毽子的潇洒身姿

惹来后辈啧啧称赞。老人常年在外，退休后开始游历大

好山川，在山水之间舒缓情绪，提升身体素质。虽说老胳

膊老腿，身手可不差。 蒋新军摄

毽子飞

单 车 赛

在北京的一次户外自行车比赛中，一位女骑手正在山

峰上等待同伴的到来，下一段赛程将由她来接力。

费 倘摄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霓虹灯下，少年在广场上练习

轮滑技巧。

郭冠东摄

轮 滑 秀

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心理健
康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困扰人们身心
健康的阴霾，正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和
工作压力大的成人，更是两大心理健康
高危人群。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咨询师
渐渐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我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已经快 10 年
了，说起做心理咨询师，缘于一个情结。
小时候我在姥姥、姥爷家长大，与父母感
情比较疏远。长大点，开始懂得父母的
不容易，我起了修补与父母间感情的念
头。随着心理学学习的不断深入，我不
仅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还帮助他人克服
了不少心理障碍。

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我跟很多
年轻人一样，特别想帮助来咨询的人。
在接听北京 12355 青少年心理热线时，
我接触到很多孩子。心理学上讲 0 到 6
岁是一个孩子成长的重要阶段，18 岁人
格已基本形成，我发现很多孩子在成长

的过程中总觉得不被父母理解，不愿意
和父母交流，而此时也有许多父母打来
电话，倾诉孩子“不听话”的苦恼。于是，
我用自己所学的心理学知识进行分析，
为来访者答疑解惑。

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很多
人都想快速成功，急功近利的心态随处可
见，所以很多人都急躁，青少年也难逃这
样大环境的影响。我接触过大量的青少
年，强烈感受到“原生家庭”对于孩子成
长的重要性。多动症、抑郁症、焦虑症、
强迫症，这些现象越来越多的在孩子们
身上体现；面对中考、高考这样的转折
点，很多孩子感到压力很大，而有些父母
比孩子更焦虑，却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帮
助孩子减轻心理压力，更多的家长愿意
只把孩子交给咨询师，让咨询师帮助孩
子改变。我在咨询的过程中发现，家长参
与其中的效果比较好，因为家庭是孩子成
长的“沃土”，如果土壤环境慢慢的发生改
变，孩子就一定会改变的，但是需要给孩
子一些时间，需要家庭的鼓励和温暖。

我曾遇到过因强迫症、抑郁症而不
上学的孩子，家长非常着急，我请家长和
孩 子 一 起 感 受 家 庭 中 曾 经 发 生 了 什
么。感受原来在家庭中的亲子关系互动
模式，启发他们在此基础上看到，是否可

以增加新的模式或者对原有的模式作出
一些调整。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个
家庭渐渐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孩子终于
上学了。家长非常感谢我，但我告诉他
们，需要感谢的是他自己，因为家庭的力
量是巨大的。

心理咨询师被称为“心灵的守护
者”，除了帮助人们走出心灵阴霾，找回
阳光生活外，还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适时
给予指导，防患于未然。近年来，我国许
多高校都开始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问
题，并在学校开设心理咨询课和学生心
理咨询室。目前我所在的大学心理健康
中心设备齐全，有个案治疗室、家庭治疗
室、音乐治疗室、沙盘治疗室等等。在个
案咨询中，我经常用沙盘游戏治疗，通过
沙盘游戏看到平时自己不知道的另一
面，在老师的陪伴下和自己的潜意识对
话，更深入的了解和剖析自己，勇于面对
各种挫折，尤其对于不爱讲话，难于用语
言表达的来访者效果很好。

曾经有一个学生因为情感受挫而失
眠，上课走神甚至发展到无法上课的地
步，我帮助他慢慢了解自己以往的情感
模式，帮助他梳理情感，渐渐走出阴霾，
在自我探索的过程中，心理更加成熟，渐
渐的他觉察到和父母的关系模式，也影

响着他的爱情模式，于是他开始慢慢调
整和改变自己的心态。看着他从特别焦
虑低迷的状态到慢慢恢复平静，到重新
获得了爱情，我感觉到欣慰的同时，也感
受到了作为一名职业心理咨询师的责任
和价值。

在社会上做心理咨询师，要和形形
色色的来访者打交道，要善于学习新的
方法和技能，善于总结和借鉴成功经验，
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今年我开始
学习团体治疗技术，在大学开展人际关
系团体辅导中，我发现运用团体形成的
人际互动的“磁场动力”，可以更深入的
了解团体成员内在的世界，运用团体的
力量帮助他们疗愈伤痛，清理内心积累
的不良情绪，并在团体训练得到完全的
释放。

据了解，中国心理咨询业从四川汶
川地震开始发展迅速，但目前发展不均
衡，只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有
较多的心理咨询机构，而很多人对这个
行业缺乏了解。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
中国办一个真正的“父母大讲堂”，让更
多 的 孩 子 能 在 健 康 的 家 庭 环 境 中 成
长。我还希望自己的心理咨询工作室，
帮助人们摆脱心灵的烦恼，重回健康美
好的生活！

点亮自己 照亮他人
□ 宋晓辉口述 崔国强整理

办一个真正的“父母

大讲堂”，让更多的孩子能

在健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


